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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就听说过间歇泉，说那泉神
奇异常——涨水时能淹住大腿，退水后
一滴水也看不到；而且涨水和退水时，
泉眼里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
我将信将疑，世上哪有这般神奇的泉？

一个礼拜天，有朋友相约去看间歇
泉。下午五点多，我们从县城乘车出发，
走了三个多小时，抵达文化坪时，天色已
暝。当晚，我们便宿在村里。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带上干粮兴
冲冲地动身了。一大早，天上阴沉沉
的，好在没落雨。拐过村子，就看到一
条湛蓝的河，当地人叫冷水河。一个
姓年的老汉告诉我们，要想寻找间歇
泉，就得沿着冷水河一直往上游走，走
到羊角山就到了。

我们按老人指引的路线沿河逆行而
上，直往间歇泉方向。

深秋季节，山色斑斓，沿途的奇峰怪
石更是让人目不暇接。冷水河像个温婉
恬静的女子一般，静静地躺在黄花遍地
的山谷中。河水清澈丰盈，潺潺流动，水
浅的地方，洁莹透亮；水深的地方，湛蓝
无比——像是一块蓝天沉到了水里。即
使是阴天，那种蓝仍是那么夺目，要是有
阳光，相信那蓝会更加光彩动人。

我原以为就这样观观景、赏赏水，就
到了间歇泉。但走了三个多小时后，一
问，到间歇泉还有十几里路。当时一听

简直傻了眼，凭我们的行进速度，三个多
小时，起码走二十多里了，前面还有十几
里，哪里还走得动？

我打算找一户人家歇在那里，不去
了。可同伴们不依，说啥也不准我当逃
兵。无奈，只好咬着牙又跟着他们上路
了。路比前面的更加难走，到处都是烂
石滩，走着走着就让河流挡住了去路，我
们只好蹚着河水走。深秋季节，天已变
凉，水钻进鞋里，非常难受。

我勉强支撑着，一步一步往前迈，不
禁怀疑起来——间歇泉真有那么好吗？

就在我几乎要累瘫的时候，前面出
现了一大片竹园，竹园旁边有两户人
家。听人介绍，对面就是羊角山，间歇泉
就在羊角山半腰处。

听了此话，双腿也似乎有劲了，便兴
致勃勃地上山。

走到目的地，却看不到一滴水，目之
所及，满沟尽是石头，长满了绿茵茵的青
苔，非常好看。

已是中午十二点多了，我们又渴又
饿，鞋子里灌满了水。便从附近捡些干
柴生火，一边烤鞋袜，一边吃着干粮。

这时，从对面那户人家走上来一
个中年汉子，他热情邀请我们到他家
去喝口水。

我们谢绝了他的好意。问他，间
歇泉还得多长时间才会喷水？他说快

了，上次喷水已经过了好一会儿了。
接着他给我们指明了间歇泉最先出现
的准确位置。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旁边的干沟
里传来了响动——像是谁打饱嗝一
样，我们赶紧取出相机，快速来到间
歇泉旁边。

间歇泉在一块大石头旁边，看起来
是一个沙石窝。走到跟前的时候，窝里
只有几块小石子。可过不了多久，随着

“咕嘟咕嘟”的声音在脚下响起，我惊喜
地看到那窝窝里猛然渗出水来。水涨得
很快，眼看着它一寸寸往上涨，一眨眼工
夫，窝里的水已经涨满，哗哗地流出来，
顺沟淌去。

我惊讶不已，定定地看着水继续
往上涨。开始我们都站在泉眼旁边，
一 会 儿 工 夫 ，脚 下 的 水 已 把 鞋 打 湿
了，便不得不跳到旁边的石头上。此
时水量大增，泉眼里不断往上鼓着水
泡，旁边的石缝里，就连树根下面，也
都大股大股地往出流水。而刚才看
到的石沟里，水流湍急，飞雪溅玉，形
成一道道白练。

听那汉子说，现在是秋季，水量还不
算大，要是搁夏季，下了雨之后，水注能
喷两三米高，声音像打雷一样。

持续了二十多分钟，哗哗流动的
泉水开始减少，与涨水时一样，水退的

速度也是那么快，眼看着水位一寸寸
低下去，像是一个大口在里面把水往
回吸一样，又像是海水在退潮。哗哗
的流水声开始减弱，只几分钟时间，沟
里的水便断流了，只有起初那么一窝
水。而那小窝里的水也在急骤消退，
先是满的，一会儿就半窝水了，这时周
围的石头下面发出“咕嘟嘟”的响声，
随着几声响动，倏地一下，水窝里的水
便一滴也不剩了，眼前又恢复了初时
所看到的模样。

前后半个多小时，我目睹了间歇泉
涨落的全过程。这奇特的现象让我格外
震撼，定定地注视着平息下来的满沟的
石头，还有石头上那绿茵茵的青苔，感觉
像是做梦一般。

我被神奇的间歇泉深深地迷住了。
有人认为山水无生命，可我却从这眼泉
中发现了生命的律动，她起起伏伏、涨涨
落落，不正像人脉搏的跳动吗？

真是一眼神奇的泉。

观 赏 间 歇 泉观 赏 间 歇 泉
姚家明姚家明

炎炎夏日，城市就像一个蒸笼，有
水的地方就是天堂。当多数城里人待
在空调房里，不想出门的时候，有一些
人却走出家门，四处寻找清凉世界。

驾车走老秦岭，行至老 312 国道
蓝田和商州交界处，远远看到有一挂
瀑布，从山崖上飞泻而下，飞珠溅玉。
山崖上写着四个红色大字：流峪飞
峡。这就是人们向往的清凉世界。

每到夏天，到流峪飞峡游玩的
人络绎不绝，路上的车子排成了长
龙。西安、蓝田和商州的人近水楼
台先得月，抢先一步来到这里避暑
纳凉，周边的人也慕名蜂拥而来。
那些人把车停在路边，下到河里，嬉
戏玩耍。一边吹着河风，把脚浸在
冰凉的水里，一边吃着烧烤，喝着啤
酒，那叫一个凉爽刺激！

那些小摊贩绝不肯放过这样的商
机，在路边做起了小生意。有卖特色
小吃的，什么神仙叶凉粉、洋芋糍粑、
浆水鱼鱼、蓝田饸饹、黑龙口豆腐等，
应有尽有，让路人一饱口福；有卖土特
产的，如核桃、香菇、木耳、腊肉、豆豉
等，把山里的珍馐拿出来犒赏路人；有
卖手工艺品的，如竹笼、玉器、首饰、珍
藏品等，让你忍不住要买一些带回去。

河里凉快，山里更凉快。买了门
票，走过一座铁桥，就到了河的另一
边。迎面一挂瀑布，飞流直下，像天降
甘霖，让你瞬间透心凉。手扶护栏，沿
人工搭建的阶梯上行。一架云梯从绝
壁上垂下来，像是上天恩赐人间的一
架通天梯，我想上到天上，去采撷一朵
白云。我手抓云梯一步一步往上爬，
不敢左顾右盼，也不敢往下看，生怕一松手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终于
爬到顶了，还好，头不晕、眼不花、气也不喘，感觉好极了！

接下来要走一段空中栈道，来到一个小湖。湖水碧绿，清澈见底，
树木的影子和阳光在湖水中潋滟，几只大白鹅游来游去，形成一圈一圈
的涟漪。湖水从这儿流下去，遇陡峭的断崖，在巨大的落差下，形成了
壮观的瀑布。

越往上走，越凉爽宜人。溪流潺潺，夏蝉鸣叫，愈发显得山谷幽
静。走累了、渴了，俯下身子，掬一把清凌凌的山泉水，洗去脸上的浊
污，感受难得的夏日清凉，真是神仙待的地方啊！

传说有两个神仙，分别住在南北二山，他们感觉寂寞，便到峡
谷中一个小潭边赋诗弹琴。于是就有了“遇仙池”，上面的瀑布叫

“仙游瀑布”。
走到一个地方，建了许多小木屋，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有人猜想

这是供晚上过夜的人住的小旅馆。看了指示牌，上面是“野风寨”，这里
四面环山，比较隐蔽，只有从上面透进来的野风，故名“野风寨”。看来
这里原来是适合住人的。

走了一会儿，到了龙宫瀑布。下临深潭，的确如龙宫一般，上面一帘
瀑布，倾泻而下。若想洗天然淋浴，这里最佳。同来的小朋友站在瀑布
形成的雨帘里面，我正要给她拍照，突然一股风吹动了瀑布，雨水溅到了
她的脸上，她本能地把头一缩，我按下了快门，拍出来的照片很滑稽。

最高的一个瀑布叫通天瀑布，从下面往上看，真像一条白龙从天而
降。瀑布把下面的石岩砸出来一个大坑，坑里积蓄了一潭水，叫“神龙
潭”，瀑布到这里就没有了。

传说明末清初，李自成出商州后，在秦岭山受到官兵伏击，两名大
将在此受伤，行走不便，为了逃避官兵追杀，世代在此隐居，留下了好多
宝藏。于是，便有一些贪财的人到这里来寻宝。我们也索性当一回探
宝人，翻过这道梁，到梁背后去一看究竟。

遗迹所在的地方叫“李家槽”，一共有三处遗迹，我们只找到了两
处，是石头搭建的房子，破烂不堪。门虚掩着，推开门，里面空荡荡的。
同行的小李站在门里向外看，好像穿越到了明末清初那段岁月，主人出
外狩猎，独留压寨夫人在家看门。

一股山泉水从山上“咕咕”流下来，我们接了一瓶，喝在嘴里，比
自带的矿泉水还要甜三分。我终于明白了，这里有地种，有水喝，有
野果子吃，有动物可以狩猎，所以适合闯王部将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至于到底有没有留下宝藏？宝藏藏在哪里？有没有被人挖走？这是
留给后人的一个谜。

再往上走，地形复杂，古木参天，几乎无路可走。天色将晚，阴森可
怖，我们赶紧原路返回。在溪流边的石头上布满了绿色的苔藓，小李爱
不释手，当作宝贝采了许多。我帮她装在包里背回来，装点绿色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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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是感叹日月如梭飞转流逝？是害怕

花开花落，不复流年？还是炙热气温尚
高，对季节的不经意？无论如何，秋，还
是来了！一种惊悸后的落寞涌上心头。

我喜欢夏天，温热的气温让人周身
膨胀，劲力十足，万物的葱郁葳蕤让人
英气勃发，希冀无限。人生的憧憬就像
丢进泥土的一粒种子，从初夏开始萌动
发芽，一天一个样地在遐想中孕育伸
展，被希望牵引着走的思维总是感觉生
活在脚踏实地的境遇里，人，顿时被岁
月所折服。

可是，当突然间岁月里开满了秋天
的姹紫嫣红，突然间目光里被重墨浓彩
的斑斓浸透，才发现，无论我把情绪在时
光里装裱得多么堂皇，而内心里却装着
一种不自信，甚或一种惊悸般惶恐随着
秋的到来在内心深处惊惧蠕动。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自古人
们悲愁情结俱在。

我知道，虽然秋雨淅沥地乱了平静
的心，但秋风送爽却吹散了天边的云；虽
然岁月无情带不走丽人宏愿，可秋日旷
远尽可以把心事寄托。岁月的长河总有
春秋去丈量，可人生的时间却是在论分
论秒地度过！

秋天来了，秋天还会再来；时间走
了，时间却永远不能复制。时间的碎片
随风飘逝，你却奈何不得，能抓住的只
有几片回忆的片段……其实我从来都
没有拒绝过对秋韵秋色这一份热情的
欣赏，相反对于厚重的秋总是有一份期
待，有一份寄托。

秋，它会让成熟的万物更加芬芳，让
丰富的人生更加华丽。浅秋的色彩是伴
着成熟的韵律，深秋的淡泊是成熟后的
淡定；浅秋的喧闹是夏末的繁华，而深秋
的宁静却是繁华后的矜持。在这种淡泊
和矜持里你感到的是节气转换的不可逆
转和内心足够强大气场的支撑。

其实，这样的节气转换，盛大的不是

秋的节令，而是人们内心的承载和对岁
月的一份期盼。每一个季节的义务都是
对岁月的成全，都是一段永载春秋的记
忆。之所以盛大就在于人们对春华秋实
的期待，对人生结局圆满的憧憬，对春的
诺言的兑现。赋予这样的主题，你能不
对秋的到来内心感到惶恐吗？

一场夏之绚烂的结束，是一个秋之
丰盈的开始。时光，让岁月沉淀，也让
内心丰盈。多彩的秋是心中最具完美
的色彩，超然的意境，广袤的旷野，辽远
的长空，热烈的红叶，悠悠的白云，还有
那滴透心窝的细雨，无不让人痴迷陶
醉。我愿意执手秋天，放浪行迹，与阳
光一起打坐，寻一抺恬淡自然，用一颗
包容万事万物的心，去与她相拥，把无
尽的温柔和深情种下，让人生的理念在
深秋的淡泊中升华……

当盛夏渐行渐远，花开花落已成过
往，生命的轨迹已知去向，秋天会告诉
你，这世上悲观的从来不是生活，而是你

一颗纷扰的心！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自古红

尘行走，只能探之一二，不能究其七八，
倘若真能如此便是人生快乐时！如若这
世上真有让你我避趋不过的俗事，可不
可以选择用秋的明净冲刷心肺，秋的旷
达荡涤污淖，秋的隽永审视自己走过的
路，用秋的豁达，过滤自己的沉思杂念？

与那些擦肩而过的无缘说再见，邂
逅着一份温暖。与那些生活的智者相媲
美，心中典藏着美好心愿。把日子蘸满
秋韵，过成不负韶华的长诗，镌写秋水无
痕，秋云无心，山河壮丽，日月共长的涓
涓诗篇，呼唤着一个金色的极富人生况
味的秋天的到来！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
朝”。古人语胜过千言，如何看待秋在
于人心的追随，面对一个姹紫嫣红的
秋，面对一个丰华硕果的秋，面对一个
催人华发的秋，我不由得感慨，莫辜负
这秋声一片！

秋 之 遐 思秋 之 遐 思
王海溶

我的父亲是一名高中教师，小时
候，我一直跟随父亲在夜村镇初小读
书，那时，让我感触最深的是父亲的同
事经常“嘲笑”他在集市上卖杏子。本
来卖杏子也没啥，但不该弄得像电视剧
里的特务一样，戴上个大草帽，压低帽
檐，生怕被人认出。

我家的小山沟里，盛产甜杏子，远
近闻名。20 世纪 60 年代，人们生活穷
困，我们家兄妹多，父亲虽然是教师，但
工资收入也很微薄，母亲一个人参加生
产队劳动，挣的工分少，我家年年是缺粮
户，每年都得用钱买粮吃，尽管父母在生
活上一再节衣缩食，省之又省，我们兄弟
姐妹五个仍然是填不饱肚子。

有时候，全家老小实在饿急了，母亲

就带上大哥、二哥上山挖野菜回来吃，能
挖到的那种野菜简直难以下咽，但那时
却经常出现在我家饭桌子上。于是每年
成熟的杏子，就成了我们家一项重要收
益了，父亲把杏子挑到集市上卖了，可以
换回几亩地的化肥、种子钱，全家一年的
收成就有了希望。

父亲是教师，也很爱面子，让他在集
市上抛头露面卖杏子，内心是不情愿的，
但生活是残酷的，面子必须向现实低头
啊！情急之下的父亲，终于想出了一个
办法，他买了一顶大草帽戴上，压低帽
檐，即使在集市上被熟人碰见，都不会被
认出。这一招还是管用的，草帽陪伴父
亲卖了好几年杏子。

人常说，再隐秘的事情，终有露馅的

一天。夜村镇上有个苏老师，和我父亲
是同事，有一天，他去集市上给女儿买杏
子，挑来拣去就到了我父亲的担子前，问
道：“卖杏的，你这杏不错啊！多少钱一
斤？”父亲一听声音，吃了一惊，但已是避
无可避了，只得硬着头皮抬头装作惊喜
地说：“苏老师，是你啊？这是我的，不向
你要钱，你随便吃就是了。”

苏老师见是我父亲，也是吃了一惊，
但还是让父亲给他称了几斤杏子，虽然
父亲一再说不要钱，他还是坚持付了一
张大钞票，还说我家困难，不让找零钱，
最后被父亲拿着零钱追着跑了。事情过
后，苏老师忍不住把这事说给同事们听，
同事们也就在闲暇时以这事和父亲开着
玩笑，也都很同情他的窘迫境况。

那时候，无论任何人，哪怕陌生人，
只要到了我们家的杏子树下，父母都让
他们尽饱吃，就是拿些付钱，父母也不会
要。但那挑到集市去卖的杏子，一担杏
子一百多斤，要汗流浃背地挑八九里地
的山路，还要耽误一天的宝贵时间，更要
放下尊严和面子。这时候，如果有熟人
连吃带拿的话，为了一家人生计的父亲
就会心痛不已，但又会自言自语地说道：

“乡亲们都日子难过呀！”
因此，我后来也就能理解父亲每

次卖杏子时，头戴草帽压低帽檐的无
奈了。再后来，农村生活也越来越好
了，父亲就不再去集市卖杏子了，但看
到墙上挂的那顶草帽时，他还是会时
不时地感慨几句！

卖 杏 子 的 父 亲卖 杏 子 的 父 亲
刘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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